
B3天天副刊2015.1.23 星期五 编辑 刘稳 校对 刘璞 E-mail：lw@pdsxww.com

得知大舅已于前天辞世的噩耗，心
中悲怆不已！三年前母亲走了，我和
胞弟前去报丧，大舅和四表弟正在房
外大路边槐荫下一石凳上休息。我跪
下泣告母亲的不幸消息，大舅梧桐色
的脸上潸然流下两行热泪。此景历历
在目，犹如昨天！

想起儿时天天在大舅家和表兄弟
们一块玩耍，但觉得总也玩不够。外婆
说：“该回家上学了，等放假了再来玩。”
我嘟囔着不想走，还想多赖几天，因为
眷恋着大舅家院中的三棵枣树。

大舅家院中的三棵枣树并没有长
在一起，模样也差别很大。其中大院
左边挨着厨房的那棵枣树最大，结的
枣个头也最大。远远望去，盘根错节，
枝盛叶茂。另两棵枣树长得则比较修
长，相距五尺左右，很幸福地站在一
起，活像一对相亲相爱的年轻夫妻——
根交错于地下，叶相融于云里。它们
所结的果子也小巧玲珑。

但我们比较喜欢那棵粗壮的大枣
树，因它的树干在不到半人高的地方
就分了杈，很容易攀爬。我们表兄弟
几个就像猴子那样在这棵大树上跳东
跳西，蹿上蹿下，或骑在树杈上像傻瓜
一样挥舞着双臂，或把交错的虬枝当
成床躺在上面假寐。玩得饿了，就摘
几颗枣子果腹；渴了，就再摘几颗枣子

止渴。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乐
趣。

外婆看见了，很担心地说：“别淘气
了，快下来吧！上那么高，怪吓人哩！
再说枣还青着呢，虽说它的个头长成
了，还没有糖分，不甜。等过两天长得
发虚了、变红了再摘。”我们就佯装没
听见，坐在高高的树枝上用劲地摇晃
着，嘴里嚼着确实不太甜的枣。

一会儿大门吱地一声，小花狗摇着
尾巴迎了出去。我知道这是大舅和大
舅母下工回来了，便知趣地从树上溜
了下来。

大舅个子很高，长得很魁梧。他虽
然没有打过我，但我想他的巴掌打下
去肯定是很疼的。大舅走到我身边，
把我头上的枣树叶捏了下来。我尴尬
地低着头，心中忐忑不安。这时，表兄
弟们早已四散逃开，不见踪迹。大舅
放下锄头，蹲下身子，摸摸我的脸蛋，笑
着说：“别看这棵枣树个头大，结得枣子
也不小，但它结的枣不好吃，它叫大木夯
枣。想吃好吃的枣，就爬到那两棵树上
摘。”大舅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堂屋东山墙
外的那两棵枣树，说：“那两棵枣树结得
枣子虽然小，但又脆又甜，很好吃，它叫
灵枣。”

这时，表兄弟们不知何时又钻了出
来，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结满灵枣的

两棵枣树旁。看到两棵枣树的树干笔
直笔直的，且都是在差不多两人高的
地方才分了杈，很难攀爬。再往上望，
看到一颗颗灵枣在秋阳里一闪一闪地
捉着迷藏，让我们垂涎欲滴。然而，此
时只能望枣兴叹了——如果不是大舅
在家，我们肯定会操起石子，砸掉几颗
解解馋。

午饭后过，我期望着大舅快些下地
干活，可他偏偏躺在外公生前常用来
小憩的小软床上扯起了呼噜。大概过
了半个时辰，大舅才懒洋洋地从软床
上起来，扛起锄头和大舅母一块下地
干活挣工分去了。

大舅和大舅母刚走出家门，我和表
兄弟们便迫不及待地飞奔到两棵枣树
旁，我们手拿石块站成一排，表哥喊：

“一、二、三、砸！”我们同时出手，只见
一个又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块飞上了空
中，枣和枣叶落了一地。我和表兄弟
们像疯子一样奔抢着，我抓住一个，就
忙往嘴里放，嘎嘣一咬，真的如大舅所
言——又脆又甜！

如今三棵枣树已荡然无存，当年大
舅所居住的大院子也被表兄弟们分成
了一个一个小院落，再也找不到当年的
影子了。只剩下脑海里那么一点儿时
的 记忆。人去物非，这是怎样一种光景
啊！

车在动，树在动，脚下的鸡也在
动，一边动一边咯咯地叫。两条脱水
的红鲤，却冷热不知，一眼向上，静默
地看着天。父亲让我戴上帽子，背对
着他坐，说风不打脸，人就不显冷了。
于是我顺从地转过身来，看到车厢里
满满当当的阳光。

那是腊月十八吧，学校还没放假，
父亲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说送
丈人礼的事，定在腊月二十六，放假了
要赶紧回来。还说路上，看中了两只
大公鸡，精神、漂亮，错过了，怕是再也
买不着了。他决定要买，先养着。

我常年在外地教书，家里的一切，
事无巨细，都由他操心。我早已习惯
了，他说我听，他令我行。这一次他既
然看中了，我便习惯地说行。可在小
区里养两只大公鸡，毕竟不是件容易
事。妹妹说，两只大公鸡把爸妈折磨
得够呛，前三天不吃不喝，原本图它俩
有精神头儿，这下可好了，蔫头蔫脑
的。于是想办法哄它，给它听歌、按
摩、看电视，让它们熟悉新环境，打消
心里顾虑，不要害怕，好吃好喝。渐渐
地，它们信了。开始吃食，一顿半碗
米。吃完了，缓上劲，便开始扇着翅
膀，咯咯地叫。然后尝试着挣脱脚上
的绳子。当天夜里还一个赛一个地打
鸣，吵得整个小区不得安宁。

一天一大早，我被公鸡叫醒。下
了楼，看见父亲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
两条60厘米长的红鲤。他说，年前的
红鲤不好买，必须提前订好，说准时间
去拿。价钱定死，没有回旋的余地不
说，生意人还语气生硬，一副爱买不买

的讨嫌样儿。父亲大概是受了气，站
在门前，双脚狠狠地在写着“欢迎光
临”的地毯上蹭了几下。他把鱼放在
一旁，四下没有合适的盆，放在浴缸里
又太腥。于是找了个洗衣服的旧木
桶，放上水，把鱼放在水中，半个背还
露在外面。

有他在，其实我什么也不用做。
那一天，我也坐在阳光里，背对着他，
也没什么话对他说。只听见身后嘎吱
嘎吱的压井声。不一会儿，满了的水
桶被拎了起来，桶里水噗地一声落木
桶里了，鱼儿兴奋地甩了下尾巴。父
亲笑了，在我的背后。对着两条欢腾
的鱼儿。而我错过了可以和父亲一起
欢笑的瞬间。

从小到大，我只知道爸爸的含义
是：一家人的顶梁柱。我和妹妹在他
的庇佑之下生存。他给我们房子、食
物。他先送走了我，然后把妹妹送往
泰州师专。我曾经以为我不会回来，
外面的工作比家里好找。我一味地苛
求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为了离开
他，离开家，离开他的费用。可外面
没有房子。没有房子的工作和爱情
脆弱如玻璃，一经风，便四散飘摇。
结果还是他给了我一栋房子。然后
是随着房子而来的爱情和工作。经
过这一些事后，我想和他一起面对所
有事，关于我的，关于家的。但他总
不让。就像现在一样，大多数的时
候，我只能背对着他，经过他经过的
路，看着他看过的景。他在风里，我在
阳光里。

我想起那年夏天，他骑着摩托车
把我和我的行李带回家，只有那一次，
我和他一起面对着风、即将到来的夜
和漫长的路。

前些天收到刚毕业的学生的祝福短信：
“舵哥生日快乐。但愿新的兔崽子没有惹你
生气，但愿你的钥匙响声没有惊动小朋友。
我们是最爱你的十一班的兔崽子！另：全班
同学对你穿风衣知道搭配衬衫和鸡心领毛
衣，终于知道西裤配皮鞋表示极大开心。”看
后心里不禁是满满的感动和温暖，忍不住笑
骂一句：“兔崽子！”

三年来，每到生日，上一届的学生都有
不同的同学为我祝福，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对于衣服的搭配，我确实从不注意，以至于
有同事称我为“混搭王”，真难为这些学生
了，忍受了三年。

而“兔崽子”这个称呼，学生已完全接受
了，也确实是我骂人的口头禅。和他们风风
雨雨斗智斗勇的三年，太多的意想不到让我
怒火冲天，“兔崽子”常常挂在嘴边，以致于
学生习以为常。等他们毕业之后，我却总是
不经意地想起他们，甚至梦到那些总惹我上
火的“兔崽子”，那些曾经让我七窍生烟的事
情如今却成为我和他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某次高三模拟考试后放假回家，有学生
问我：“老师，还有事没？”我说：“告诉那些兔
崽子，把自己的桌椅整理好就可以走了。”
等了几分钟，我还是不放心，便从办公室来
到教室看他们整理得怎样。班里已收拾得

七七八八了，还有几个同学正在整理自己的
课桌。回头一看黑板，上面赫然写着：“老刘
让我告诉你们这些兔崽子，把自己的桌椅整
理好就可以走了。”我顿时大笑：“李耔X这
兔崽子，倒是一字不漏地传达了。”

记得高一新生军训时其余班级早已休
息吃饭，而我班却因纪律涣散被总教官带着
六个小教官强化训练；赵同学和同学玩闹，
不小心弄伤了同学，我批假让他们出去看
病，结果他和伤者一起上了一天的网，为此，
我罚他俩举了一个课间的垃圾桶；杨刀疤点
酒精玩造成教室小型失火；某宿舍熄灯后集
体喝酒，被发现后叫到德育处处理，处理完
才发现他们宿舍剩余的酒菜被其余男生一
扫而光……

我还记得他们在文理分班晚会上浓浓
的忧伤，高一拉练时在我“爬也要爬回去”
要求下的坚韧不拔，高二学校组织的周末
大联欢时激情四射，高三拉练时橘子园的
兔子舞惹得其余班级眼羡，高考结束后大
巴车上的轻松笑侃……我更记得他们在节
日里贴了我满满一桌子的祝福，在我生气时
来自学生的安慰，在我喝高进班时学生善意
的调侃……

这些曾经或忧伤或愤怒或快乐的点滴，
我相信在将来都会成为他们甜美的回忆。
纵使时光流逝，关于他们青春的记忆仍将是
最为美好的一章。他们对我的记忆，也许就
停留在背着大棍子在班里穿梭的场景，我对
他们的记忆却是满满的三年，有充实有愤怒
有开心有喧嚣，最后统一定格为美好！

当他们到了大学里与我联系，畅谈他们
在新环境里的新奇、快乐、伤心、充实、空虚、
理想时，当他们告诉我现在同学们还很团结
仍在密切联系时，我心里是满满的幸福。这
些兔崽子终于不用我操心了，他们也终于长
大了。

刚过去的元旦，学生热情洋溢地让我报
节目，我便报了一个小游戏，结果我发现我
的节目在他们制作幻灯片的节目单“元旦晚
会end”的后面，原来我只是个替补——又
是一群兔崽子1

看到新的兔崽子，想起曾经惹我生气现
在让我回忆的旧兔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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